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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五十周年专题

现代物理知识

胡仁宇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621900）

忆原子能所在攻克原子弹技术过程中

所做的工作

今年 10 月 16 日是我国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成功的50周年纪念日。

50 年前的这一天下午，我也在试

验基地的参观场地上，对那时的情

景，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我们

这些刚从爆心撤回来的参试人员被

安排在离爆心几十公里处的一个小

山坡上，指挥部给每个人发了一副

墨镜，规定每个人在听到爆炸倒计

时的广播时，都必须背对爆心趴在

地上，不许抬头。当听到广播里响

起“起爆”的指令后，我们才起身

转向爆心方向，看到远处火球翻滚，

蘑菇云冉冉升起，我国自行研究、

设计、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

功了。顿时，参观的人群像沸腾了

一样，欢声如雷，有人把帽子抛向

了天空，大家尽情地欢呼跳跃，这

种欢快激动的场面我从未见过也再

难忘怀。当这个特大喜讯传出以后，

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极大地

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振奋了中

华民族的精神。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打破大

国的核垄断、核讹诈，以毛泽东主

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

瞻远瞩，在科技、工业基础还都十

分薄弱、国家财力十分困难的情况

下，毅然作出独立自主研制自己的

核武器的英明决策。大家都知道，

原子弹的研制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科

学工程。不但需要多学科的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通力合作，

还需要有不同专长的工厂企业的支

持，为它的研制提供必要的原材料

和仪器设备等。当年，这一切都是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全国大力

协同完成的。为了尽早掌握原子弹

技术，全国先后有 26 个部（委）、

20 个省、市、自治区包括 1000 多

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投入

到了大协作的洪流，为实现这一宏

伟目标而共同努力，出现“全国一

盘棋”的感人场面。

今天，借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 50 周年的机会，想根据个人亲

身经历，讲一下在我国研发核武器

的最初日子里，原子能所为开创与

核武器有关的实验核物理与放射化

学研究所做的工作，虽然这只是全

国大力协作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

应该说，也是十分重要而且必不可

少的部分。

1958 年 7、8 月份，核武器研

制单位（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原简称“九院”）刚开始筹建时，

担任原子能所所长的钱三强先生就

从所里抽调了邓稼先等 4 位科技人

员参与九院有关理论、放射化学、

电子学和实验核物理方面的筹建工

作。那时九院既没有实验室，也没

有仪器、设备，甚至连必要的科技

队伍都没有，真称得上是“一穷二

白”，正待“白手起家”了。

为了尽快开展工作，二机部党

组决定，九院有关实验核物理和放

射化学方面的工作都先依托在原子

能所来进行，充分利用那里已有的

条件（包括仪器、设备和科技力量），

分配到九院的这领域的新毕业的大

学生也要先到原子能所去，尽快开

展工作。通过完成任务逐步建立核

武器研制基地有关实验室所需要的

各种仪器、设备，同时培养人才，

建立科技队伍。

1960 年夏天，九院领导还亲

自到原子能所拜会钱三强所长和有

关领导，向他们汇报九院当时面临

的形势和任务，并希望原子能所能

承担九院有关核科学技术领域的工

作。钱先生当场表态，只要九院任

务需要，原子能所一定当作重点来

安排。有关实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

工作，安排在二室由何泽慧先生领

导，有关放射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安排在十室，由刘允斌先生领导。

从那时起，九院每年都向原子能所

提出一份委托其承担的科研任务清

单，包括项目名称、研究内容、技

术指标要求和进度等。在所里各级

领导的重视下，有关科技人员通力

合作，九院每年交给原子能所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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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任务都能保质保量地完成。

从 1958 年到 1962 年，九院

派到原子能所工作的科技人员近百

人，其合作形式大致有三类：

（1）以完成九院某重点任务

为目标，在原子能所有关室的领导

下，以九院科技人员为主，单独设

立一个组（有时也加入几位原子能

所的科技骨干），这样的研究组先

后有三个：

二室的 27 组：从事中子发生

器的研制，并开展快中子的测量和

实验研究；

十室的“王方定”小组：从事

中子源的制备和其他放化研究；

二室的 28 组：从事核材料次

临界实验的筹备工作。

（2）任务安排到原子能所的

有关室、组，由原子能所负责完成。

九院派科技人员共同参加（如某些

放射性同位素的生产）。

（3）将九院的科技人员派到

原子能所相应的科室实习。通过完

成任务学习有关知识和技术（如辐

射防护、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上参

加实验、质谱分析、放射性核素的

生产和测量等）。

1964 年初，九院青海基地的

实验室土建工程已大部分完成，原

子弹的研制也进入关键时刻，急需

各有关学科大力协同攻关。这时，

实验核物理和放射化学领域的科技

人才也分批先后转到青海基地工

作，其中主要的科技骨干都是经过

原子能所培养训练出来的。他们很

快就完成了设备仪器的安装调试，

投入到为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前

必须解决的任务中去，并保质保量

按规定期限完成了任务。

原子能所在原子弹研制初期

所做的工作还不止这些。从某种意

义上讲，更重要的是为研制单位输

送了科技的领军人才。1959 年秋，

时任原子能所二室副主任的朱光亚

就被调到九院担任科学领导人。

1960 年，在苏联撕毁协议撤退专

家后，又派出原子能所副所长王淦

昌、彭桓武到九院领导科研工作。

以他们和先期调来的邓稼先等为

主，形成了当时九院科研工作的领

导核心，不但加快了原子弹研制步

伐，还为开创若干新的学科领域奠

定了良好基础，同时又为九院带出

一支既能团结协作又善于攻坚克难

的科技队伍，为九院后来的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直接影响到此后几十

年核武器研制的进程。

1952 年，我毕业以后就被分

配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所的

前身）工作。1958 年 8 月初，我

在国内休假期满，正准备返回苏联

继续研究生学业，钱三强先生找我

谈话，叫我不要再回苏联念研究生

了，说要调我去参加一项紧急而重

要的国防科研任务，并要求我第二

天就到新单位二机部九局（中国

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报到。从

1958 年到 1963 年又直接参与了九

院和原子能所合作的全过程，亲身

经历了九院有关实验核物理和放射

化学研究基地的建设。深深感受到

党的统一领导、大力协同、全国一

盘棋的做法，确实是使我国在当年

科技、工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能

在很短时间内突破和掌握原子弹技

术的宝贵经验之一。

转眼 50 年过去了，我国国力

已今非昔比，无论从工业、科技等

方面，还是从硬实力或软实力上看，

都有极大提升。过去曾经在原子弹

研制过程中发挥了巨大威力的“大

力协同”经验是不是还有用呢？很

多人可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社会各单位、部门和个人间价值

追求和利益日趋多元，似乎过去曾

经发挥过的威力已经过时了。但我

一直并不这样看，当然应该重视发

挥每个人和每个单位、部门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但团队精神、大力协

同的精神仍然不能丢掉。特别对于

一些特大的科学工程来说，尤为重

要。这些工程往往规模庞大、科技

难度高、建设周期长，风险也很大，

需要多学科多工种的通力合作，其

中只要某一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或

某一个关键部件达不到要求，整个

工程就会受影响。现在也有些人认

为，时代不同了，有些重大问题可

以依靠国际交流和合作得到解决。

但事实远非如此，一些重大科技或

工业的关键问题靠钱还是买不到

的，只能依靠自主创新。回顾我国

核武器的发展，就是一个遏制与反

遏制的历程，也是一个自力更生、

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每一项突破、

每一次成功，都是社会主义“集中

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

是举全国之力、大力协同的结果。

所以到今天，我仍坚持这种看法，

对于一些特大的科学工程一定要坚

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在发

挥个人、部门、单位的积极性创

造性的前提下，大力协同，充分

发挥团队精神，才能走出中国特

色的发展道路。


